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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结识《邵阳日报》，应追溯到
1986年。当时父亲在县城的一家县办
企业工作，我跟随父亲来到县城读书。
一天放学回家，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张散
发着油墨香的四开的《邵阳日报》。我
想一定是父亲从车间带回来为我补充
精神食粮的，便一字不落地阅读完报上
的全部文章。时间过去多年，所读内容
大多已淡忘，但依然记得当时报纸连载
过徐君虎侦办黄金案的故事。从此以
后，我便一发不可收拾，每天放学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找《邵阳日报》读。我的
阅读量增多了，写作技巧自然有了提
高。在一次半期测试中，我的语文竟然
考了全校第一。记得考完后的第二天，
隔壁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将我喊进
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这一结果。从此以
后，数学成绩较好的我，对语文也产生
了较大的兴趣。

初中毕业后，我考入邵阳师范。学
校安排晚自习前30分钟为读报时间，每
人轮流上讲台朗读报纸练胆。轮到我
上台时，我读得最多的是《邵阳日报》，因
为她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读师范期间，
我是学校文学社骨干成员。当时全国
文学社团林立，文艺青年写稿投稿成

风。我便拉起几个文友，自立门户，成立
一个文学社团，向全国约稿。收到来稿
后，经过筛选，参照《邵阳日报》排版格
式，联系印刷厂，也有模有样地印了200
份报纸型的内部资料寄给文友。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到一所偏僻的
乡村学校任教。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读报便成了我了解外界动态的主要
渠道。乡邮员每隔三天甚至一周才来
一次，日报便也成了周报。虽然时效性
不强，但好歹能打发时光、开阔视野。

读新闻读多了，便有了写新闻的冲
动。2005年7月中旬，邵阳学院大学生
志愿者“三下乡”服务小分队来到岩口
铺镇，我便写了条小稿投到日报编辑
部。编辑卢学义在日报头版刊发了这
一消息，即《岩口铺镇来了“三下乡”服
务小分队》。2007年11月9日，我的一
幅关于雪峰山隧道的图片刊发在日报
头版。2008 年 1 月以来，我在日报“咬
文嚼字”栏目发表多篇小稿，李日新编
辑每次都将样报剪下
来邮寄给我。

从那以后，我不
时有短讯、图片新闻
见于报端，从《邵阳日

报》《邵阳晚报》到《湖南教育》《科教新
报》，再到中央级的《农民日报》，部分稿
件还被央视网转发。自 2005 年起，我
连续 15 年荣获市、县教育局教育宣传
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自己写作多了，便萌发了辅导学生
写作、发表文章的想法。自 2005 年以
来，我先后辅导 20 余人次在《邵阳日
报》发表习作 30 余篇。每逢有学生作
品在“青少年文艺”版见报，我就第一时
间将电子版打印出来，贴在教室四周墙
壁上，这成为我负责的班级有别于学校
其他班级的特有风景。学生耳濡目染
多了，写起文章来自然得心应手，学习
语文不再感到枯燥无味了。有多名毕
业的学生对我说，遇到一个爱读报、爱
写作的语文老师，是他们的荣幸。

感谢您，《邵阳日报》。是您引导我
读报、“办报”、用报，助我一路成长。

（张勇跃，供职于邵阳县岩口铺镇
中学）

《邵阳日报》助我成长
张勇跃

“老爸，我给您推荐个‘路
径’。虽然您可能看不上，但是
网络文学现在在年轻人中很
火，且写作门槛较低。以您的水
平，若持之以恒去努力，说不定
哪天就火起来了！”昨天深夜，
远在他乡求学的儿子见我好久
没有更新“乡土邵东”微信公众
号了，发来微信问候和劝导。瞬
间，我向儿子“请教”的往事又
浮现在眼前。

由于种种原因，儿子三周
岁那天，我才把他从农村接到
身边来。刚来时，他完全是一副

“野孩子”模样。我们用了许多
办法去改变他，但结果都不理
想。就在进退维谷之际，机遇来
了。一天，我看他与学校一位退
休的老师在津津有味地下象棋，
不禁灵机一动。待他回家后，我
马上拿出象棋，表示听学校里许
多人说，他的象棋下得好，自己
想向他学下棋。他一听，马上来
了兴趣。他坐到地板上，认真地
教起来。我连输几天后，他渐渐
没有了兴趣。见时机成熟了，我
趁机提出和他“赌”几把。输了的
一方，要按赢了的一方的要求去
做一件事情。还说自己从棋谱上
学了许多绝招，想让他见识见
识。结果，自然是我赢多输少。如
此一段时间后，他的坏习惯渐渐
改正了过来。

有一次，我见他快要输棋时
脸色有点不好看，于是马上不动
声色地让棋。他赢后，满脸兴奋地
立刻跑了出去。不久后，就耷拉着
脑袋灰头土脸地回来了。我问他
怎么了。他说又输棋了。他抬起头
一脸严肃和认真地问我，与他下
棋时，是不是经常让棋。我点了点
头，说是的。他沉思了一会，若有
所悟。他走进房间，根据自己的所
见所感写了一篇题为《让棋》的作
文……这篇文章，几天后一字不
改地刊发在《今日邵东》上。那一
年，他上小学五年级。

当初，儿子到离家约两公
里左右的地方上幼儿园时，我
们因工作任务重，没有时间经

常接送他。一天，我问他：“学校
老师有没有讲过，放学自己回
家，不要家长接送？”他点点头，
说老师在班上多次说过。我接着
问：“你们还这么小，就独自上下
学，家长们不放心怎么办？”他
说，老师教了他们许多自我防护
的知识，不用你们担心。我说：

“我们还是不放心，你演练给我
们看看。”他不知是计，照做了。
其实，我们远远地跟着他上下学
大约两个星期后，才放了手。

家里装了宽带后，儿子也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迷上了网
游，经常深夜偷偷起床上网玩
游戏。每次我们“偶遇”，他都
说在上网查资料。我强压怒
火，佯装深信不疑。被抓到“现
行”后，他一脸惊恐和紧张。我
笑着告诉他，我的许多同事游
戏打得很不错，他们经常在一
起聊打游戏的事情。我说，我不
知道打，一句话都插不上，显得
很尴尬和不合群，想请他当师
傅，好好教教我。从那以后，只
要他一放学回家，我就立即缠
住他不放。如是几天后，他竟

“投降”了，主动找到我，说自己
想戒掉网瘾。并表示担心自己
自制力差，想到学校去寄宿。他
初一开始寄宿，一直坚持到高
中毕业。期间除了逢年过节外，
很少回家。少什么，就打电话要
我送过去。高考分数出来了，儿
子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心仪的大
学。进入大学后的儿子，表现愈
加可圈可点……

“老爸，弟弟今年高考成绩
如何？是复读还是上大学？如果
上大学，我送一台电脑给他！”
儿子的电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他说他想用自己积攒的奖学金
等，为堂弟买一台好一点的新
电脑。他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像
当初关心他那样，尽心尽力地
关照其叔叔和姑妈的所有子
女。这一刻，我发现儿子在不知
不觉中悄然长大了！

（周志辉，邵东人，中国散
文学会会员）

向孩子“请教”
周志辉

家园万里又千关，梦里桑槐不可攀。
世事沉浮经坎坷，人情冷暖叹辛艰。
临窗遥望路还远，对镜应知鬓已斑。
历尽红尘犹未忘，那时风雨那时山。

暮春有怀

花褪残红绿满枝，青杨飞絮柳垂丝。
老牛梦醉池边草，蛱蝶情迷陌上姿。
水美山肥知故友，麦黄稻翠喜新时。
春天与我三分意，我欠春天一首诗。

五月初四有题

风摇五月说端阳，每忆忠良总断肠。
卷览春秋知国恨，书留肝胆有文章。
汨罗呜咽英魂祭，郢楚悲歌大义扬。
今向夷江投糯粽，盼它明日到潇湘。
（简方杰，邵阳县人，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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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一直对“文字游戏”乐此不疲，
但父亲的身影却很少在我的文字中出现。
不是不爱，而是在我心里，我无法用简单
的文字将父亲对我的爱叙述清楚。

都说“严父慈母”，但在我家里，是
典型的“父慈母严”。从小到大，我就喜
欢父亲比母亲要多。在我的记忆里，父
亲从没打过我，甚至很少骂我。我从小
体弱多病，用父亲的话说，看着我那柔
柔弱弱的样子就不舍得动手碰一下。

父亲十几岁开始当兵，复员后被分
配到省城的一个水电建设工程队。那
年，我 6 岁，到了城里孩子该入学的年
龄，父亲便毅然把我从家乡接到了省城
（母亲依然留在家乡），挑起了既当爹又
当妈的担子。不久，我患上了慢性肾炎，
这种病，在当时尤其在小孩子中并不多
见。父亲背着我穿梭于各医院，看了一
个又一个医生，抓了一副又一副中药。
遵照医嘱，我听话地吃了将近半年的中
药仍不见好转，父亲便开始四处打听偏
方。那段时间里，我眼看着父亲一天天
消瘦下去。

偶然中，父亲得知在一个偏僻的小
山村有个婆婆治这个病有一手。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背着我，转了一路又
一路车，问了一个又一个人，终于到达那
个地方，接过老婆婆递过来的一大袋草
药。那几十副药真的起了作用，反正在吃
了那些药后，我的病居然奇迹般好了。

父亲读书不多。那时，因为家里贫
穷，他不得不放弃初中学业。所以，他最
大的心愿就是我与弟弟能够学有所成。
那年，我12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
重点中学。第一次，见父亲像个孩子似

的，握着那张薄薄的通知单，看了一遍
又一遍。

学校就坐落在美丽的资江畔，教学
质量好，管理制度严，但食宿条件特别不
好。米要自己带来，每月定额15公斤。带
来之后，还要送到食堂称好，然后再到总
务处办理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后，才能拿
到那张写有自己名字的就餐登记卡。

送米时间规定在月底的最后一天。
所以到了那一天，在食堂的那台磅称四
周，常常会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
一些小个子的女生，明明站在前面，常
常挤着挤着，又被挤到了后面。能拿到
那张就餐卡，对于当时那么单薄的我来
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的任务。于
是，每到月底，父亲总是手上提着一袋
装有各种小吃的网篓，肩上扛着大米来
到学校。

那时，新邵县城的资江上还没有
桥，连接两岸来往的只有一艘破烂不堪
的机帆船。下了船，是一条两米见宽、几
十米长的码头。从码头上岸再爬上 97
级台阶，才能到达通往校园的路。那段
通往校园的路，一遇到下雨，便会泥泞
不堪。这段对我来说最难走的路，在父
亲眼里却是最有希望的路。走在那路
上，父亲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可我，最
终还是辜负了父亲，未能挤进大学的门
槛。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这
一生最对不住父亲的地方。

父亲一辈子都严于律己，宽以待
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做老实人，办老实
事。他不但自己是这样做的，同时要求
我们姐弟二人也这么做。

父亲在司机这个枯燥的岗位上一

干就是三十几年。对待车子，就像对待孩
子一样，常常一有空就抹了又抹。别人同
时买的车快报废了，他的车却还像新的
一样。或许是职业的关系，父亲为人性情
温和，从未与人红过脸。回到家里，他总
是第一个冲进厨房，包揽一切家务活。

他的勤劳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记得
我到单位报到的前一天，父亲就对我交
代了又交代，说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
爱一行专一行，绝不能干损害企业利益
的事情，绝不能给企业抹黑。现在，我与
弟弟虽不说是企业的顶梁柱，但我们都
秉承了父亲的优良品质，在各自平凡的
岗位上，用智慧和汗水为企业的改革发
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他所有的
情感从不表现在语言上。就连小时候我
们获得各项奖励，他也从不轻易表示赞
扬，只是爱不释手地摸着那些烫金的奖
状，然后喜滋滋地把它们挂在墙上最醒
目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不善表达情感
的人，感情却很细腻。

后来，我的生活过得一地鸡毛。波
澜不惊的生活，时常让我感到疲乏或窒
息。久而久之，我的心情就像餐桌上的
那杯苦咖啡一样，越放越凉。父亲也不
言语，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的冰
箱永远会被父亲塞得满满当当，那把用
了几十年的菜刀总会被父亲磨得锋利
无比。在父亲那里，无论我多大，一直都
是他掌心里的那个宝。

当我好不容易走出那段艰难的岁月，
工作越来越顺利，日子越过越美满，父亲
却病了。我们谁也没料到，病情会来得如
此凶猛，还来不及等我们好好尽孝，可恨
的病魔便夺走了我们最亲爱的父亲。

我从未当面向父亲说过任何煽情
的话语，但在心里，却总想对父亲说：

“我很幸运，做了您的女儿。”
（谢丽英，供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

公司）

◆精神家园

做您的女儿，我很幸运
谢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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